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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音乐和绘画两方面 ,对罗兰的长、短篇小说进行了分析研究 ,认为其叙述话语深受音乐
和绘画的影响。独特的节奏和韵律结构以及色彩、线条和明暗对比 ,使其小说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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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的记者、青年学生、作家和批评家的笔下 ,罗兰有一个被公认的形象 ———酷爱自然
和音乐 ,潇洒率真 ,这一形象也被大陆读者所认同。大陆读者更多是从她的小语散文中体认罗




之中 ,因此“作品中的音乐 ,或彩色 ,全是由衷而来的 ,完全没有一点‘刻意为之’的为了创作风
格而去设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音乐和绘画使她的小说充满了如歌如诉的旋律和新颖逼真





变成快乐 ,使我终身受用不尽”。其音乐底蕴来自于她与音乐解不开的缘 :从青年时代起 ,她就
学习音乐并从事音乐教学 ,曾在天津广播电台主持“音乐欣赏”和“唱歌指导”等栏目 ;1948 年
赴台后 ,在广播电台主持音乐节目 ,常根据选播的音乐来插播人生短句和短文 ,她喜欢音乐中
浪漫的热情与丰富的乐感 ,并把从事文学创作作为她挚爱音乐的一种补偿。1980 年曾出版过
“有声的散文集”———《歌与春及花》,其中有很多校园歌曲 ,多是音乐和诗歌的结合。除了在散








个词重要 ,因为让人在一个段落 ,一页的空间里 ,感受到它的音乐和它的意义。”①为了把诗性
的节奏赋予小说 ,罗兰有意将各种“有意味”的形式多次重复 ,这种重复体现在多个层面上 ,从
细小处的重复如词语、意象、情绪到事件、场景、人物方面的重复。罗兰小说中的重复多是带有
音乐色彩的曲调或场景的重复 ,使其小说更接近音乐。在长篇小说《绿色小屋》中 ,表哥宪纲喜
欢唱的那首歌 :“我有一个绿色的世界 ,/ 那里有绿色的太阳 ,/ 绿色的月亮 ,/ 有绿色的小屋 ,/ 绿
色的门窗。在那绿色的床上 ,有我绿色的姑娘 , ⋯⋯”在小说中 ,出现了三次 ,这首歌担纲着整
部小说的“主音功能”,每次出现都揭示了不同的情势变迁和表哥的精神状态 ,第一次出现是我
们和表哥初次认识 ,倜傥不群的表哥带我们捉迷藏的时候 ,自哼自唱起这首歌 ,虽然总受到古
板家庭的压制 ,但表哥是快乐的 ;第二次出现是我们到绿色小屋做客 ,表哥面对美丽而有才学
的陈绿芬唱了起来 ,显示了二人的和谐与快乐 ;第三次出现是表哥为了父亲 ,告别了代表爱情
与才情的绿色小屋 ,回到了古板肃寂的家。“我”看到即将要做“规规矩矩的丈夫和孝孝顺顺的
儿子”的表哥萎靡的样子 ,想起这首愉快的歌曲 ,然而那个充满活力的绿色世界已经平静无声
地消隐了 ,哀莫大于心死 ,表哥的心已经冷却了。这首歌代表了表哥和陈绿芬的爱情 ,其中有
美好的心愿 ,有浓郁的诗意 ,有无尽的才情 ,曲曲环绕 ,成为小说中的叙事主音 ,具有极大的能
指功能。如果说《绿色小屋》中曲调密集性地重复 ,有助于成就和谐的节奏形式和韵律结构 ,那
么长篇小说《西风·古道·斜阳》中的重复则进入到塑造人物的叙事话语中来 ,多次巧妙地穿插












11 回旋 :回旋是音乐中 ,主题一次一次地重复出现 ,在每次反复之中 ,插入一些变化 ,造成
音乐中的波动。在小说中则表现为同一主题的多次有变化的出现。如短篇小说《夜阑人静》中
的主题就是“现代人的寂寞”。“夜阑人静”本身就是一个曲子的名称 ,真正的含义却是夜虽已
阑珊 ,人却骚动不已的情感经历。那个 29 岁还没有出嫁的漂亮的女人 ,不甘心自己被冷落的
命运 ,想要试探曾经追求自己 ,如今已经成家的林同对妻子有多少诚意 ,她用一首萎靡、低回的
歌曲 ———“你可爱我恋我 ,如我对你般恒久 ?”———来试探 ,歌中的深情使林同情感的天平发生






中 ,则是把音乐当成关键词 ,不停地重复地出镜 ,每一次的出现 ,都是为了加深男女双方彼此的
美好印象 ,让人感受到二人的琴瑟相合 ,但是结尾却出人意料 ,女人的真正意图 ,却是借助“他”
挽救丈夫对“她”的冷淡。这种构思的结构原则是交替变化的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抑扬顿挫”、
“起伏跌宕”。在罗兰的小说中 ,回旋式的小说结构多是让抒情小曲、乡野俚歌和适合心灵的节
奏 ,参与到故事情节中 ,多次重复 ,形成浓重的艺术氛围。
21 变奏 :变奏是指小说中围绕主题而进行的连续的有变化的叙事 ,多采用迂回、插入、收
缩等形式。罗兰借助音乐来一唱三叹 ,显示出小说的情节。短篇小说《春晓》中 ,颇有音乐天才
的“他”和“她”因音乐得以互相欣赏 ,在爱情的赛跑中 ,二人最后在音乐的场景中得以结合。短
笛和钢琴 ,衬托出现代人在爱情中的追逐嬉戏与矜持含蓄 ,引人入胜。在短篇小说《听啊 ! 听







就是个音乐教师 ,在音乐会上 ,听到了田宏的小提琴独奏曲 ,使两人未曾相识就已经有了情感
的应答 ;那首含义深邃的《春在何方》“夜幕深深风凛冽 ,啊 ,春在何方 ? / ⋯⋯/ 在压迫中等待 ,
在苦闷中等待/ 啊 ,我等待等待南来的春风 ,春阳解冻”,让咏絮为这些勇敢的歌而欢喜 ,与田宏
也得以结缘 ;此后两人的感情在音乐中 ,不断地深化。在二人的世界里 ,他们哼着坚定而深沉
的La Paloma 的曲子 ,踏着节奏 ,愉快的在雪地里行走。音乐成为维系咏絮与田宏的最重要的
因素 ,本应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是两人的情感却因意外的变故而分道扬镳。曲未终 ,人已散 ,这
是小说中的第一次变奏 ,即便如此 ,音乐依然支撑着故事的构架 ,成为此后的一次延宕、两次变
奏的标志。一次延宕是指咏絮虽面对失恋的痛苦 ,却依然热爱音乐 ,热爱工作 ,在沦陷时期 ,她
带领学生去电台唱那些民族意识很强的歌曲 ———《我爱中华》、《国旗歌》和《好国民》,这一举动
显然是受到先前田宏等人的影响 ,显示出咏絮的爱国热忱 ,这是节奏的重整。接下来 ,咏絮面
对两次感情的变奏 ,第一次面对的是傅光华感情纠葛 ,傅光华是田宏和咏絮的好朋友 ,咏絮婉
言谢绝了他 ,作者用歌这样描绘出咏絮的心绪 :“想你我当初是好朋友 ,/ 何必朝朝暮暮 ,/ 将往
事重数 ,/ 相见如陌路。”这是当时流行歌曲《鸯梦重温》,低俗的曲调正适合处于变幻时代人们
放纵的心情 ,这里 ,正是用这首歌的“颓废、不长进的靡靡之音”来表现咏絮得知田宏鼓励傅光
华追求自己的受伤心情 ,她不再执著自己的追求 ,离开无辜的傅光华 ,陷溺在“颓废与庸俗”里
(罗兰语) 。第二次变奏是咏絮面对能言善辩的有妇之夫于梦循的追求时 ,小说中出现的是这
样的一个曲子《涉江》:“涉江采芙蓉 ,/ 兰泽多芳草 ,/ 采之欲遗谁 ? / 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
乡 ,/ 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 ,/ 忧伤以终老。”这两次变奏都揭示出在咏絮的内心中 ,田宏是






















的树群 (《飘雪的春天》) ,有绿树丛中的小屋 (《绿色小屋》) ,有夕阳残照下的原野 (《西风·古道·
斜阳》) ,有黄底点缀着的小蓝花 (《花晨集》) ,还有朝阳之下的海中航船 (《罗兰小说》) 。这些封
面虽然出自不同人之手 ,但都不约而同为了配合小说的内容 ,以简洁而自然的风景画将人物带
入诗意的画面中 ,呈现出相似的格调 ,让读者未阅读小说之前 ,就进入自然的画面中 ,从而深刻
感受到罗兰充满色彩的小说。
(二) 利用大量色团配合运用 ,来呈现小说的绘画美。我们先看长篇小说《飘雪的春天》中
的描写 :“三月夹着黄沙的春风给大平原一层又一层的染上豪迈的绿。四月 ,风季过去 ,气温就
更加暖了。点缀四月的是满树的槐花 ,香澈了整个的街道。叶子是欢畅的绿 ,和花朵那闪烁的
白 ,织在明蓝的天幕前面 ,婆娑着。等到槐花落尽 ,浓荫荫的绿叶取代了花朵的那一片白。”这
里的色彩变化具有一种渐变性 :其色彩由土黄变新绿 ,又由新绿变纯白 ,最后由纯白变深绿 ,借
助色块与色块之间的相互渗透 ,使小说画面具有缓慢过渡的层次感 ,显示出中国北部所特有的
四季韵律 ,更浓重的色彩风格也因此得以产生。如果说在《飘雪的春天》中主要以浓郁的大色




屋》中 ,喜欢种花的陈绿芬在绿色小屋的旁边 ,亲手培植了一个小小的花圃 :“围着低矮的白色
木栏 ,种了许多野茉莉和凤仙草。又把许多不同颜色的牵牛花种在墙边 ,天天留神看那一种颜
色开得最多。”这里的色彩各自保持了自身的纯色调 ,但因为放置在一处 ,而有了相互的流动。






(三) 利用画面构图的均衡性 ,画出人物的魂灵。自然界本身就是绘画的重要对象 ,在罗
兰的笔下 ,自然和人物都是重要的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亲昵的 ,相互契合的。以小说《飘雪的春
天》为例 ,尽管处于战时 ,但小说并未被阴霾所笼罩 ,罗兰对多幅清新画面的描绘带给小说鲜明
的色调。在安咏絮和田宏的世界里 ,“植物们在早晨总是格外的挺秀。这里有一簇彩色缤纷的
野茉莉 ,开着小小的花 ;那里有几棵黄花地丁 ,从绿葱葱的草叶间伸出淡黄色的花瓣 ,还有那些
毛茸茸的狗尾草 ,摸在手里软软的 ,密密的 ,像个驯顺的婴儿。草丛间 ,翩跹着蝴蝶和红尾巴的
小蜻蜓。”小说借田宏之口说出咏絮的性情 :“在我的感觉上 ,你是这植物的世界的一部分。你
是这样的沉静安详 , ⋯⋯”人物成为这个诗情画意世界中的一分子 ,整个画面是和谐而均衡的 ,
咏絮和田宏心心相印 ,衬托出田宏对“沉静安详”的咏絮无法抑制的深情。在《绿色小屋》中 ,随
着人物命运的变化 ,颜色也变得暗淡。结尾处 ,宪纲表哥离开陈绿芬 ,回到了家里 ,那里也有一
个种满茉莉花和凤仙草的花坛。让人怀念起陈绿芬种的花圃 ,表哥看着花圃说 :“这里还要种
点牵牛花。红的、紫的、蓝的 ,都要。”显示出他对陈绿芬并未忘情 ,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说 :“它
们是短命的花。日本人叫它们做‘朝颜’。‘朝颜’虽然短暂 ,但它是清新的。清新的开 ,清新的
消失。⋯⋯所以还是有人喜欢它的。”这让人想起那个喜欢牵牛花的陈绿芬 ,她在绿色小屋那
里 ,天天数着早开的牵牛 ,看哪一种颜色开得最多。“她那天真无邪的样子 ,就正像那些愉快的
开着的花朵。”宪纲一直怀念着已经离别的陈绿芬。这里 ,罗兰借用和谐的自然画面 ,画出了安
咏絮、陈绿芬的“自然化”的纯真一面。深入研究 ,我们还发现长篇小说《西风·古道·斜阳》中对
小七的刻画 ,运用了独特的色彩对比 ,在结尾处 ,小七为了允明的未来考虑 ,没有和他一同生
活 ,而是悄悄地远走他乡 ,当马车的背影在古道的尽头处远去 ,穿着黑绸子夹袍的小七也远去
了 ,这时 ,“天边不知什么时候涂满了彩霞 ,古道两旁是连天的芦苇 ,向晚的西风从老远的地方
拂过来 ,把芦苇吹成波浪 ,白白的芦花如絮如雪 ,北国的原野异样的辽阔与苍茫。⋯⋯我只觉
得她在消失 ,消失在那西风古道的尽头 ,在斜阳里。”在这里 ,一方面 ,黑、红和白三种颜色靠拢
在一起 ,显示出空阔的紧张力 ,这种搭配创造出一种凄凉而诗意的结尾 ;另一方面 ,芦苇的白




系是亲昵的 ,没有距离的 ,人物就生存在个体的适意任为的状态 ,因此 ,我们可以这样说 ,罗兰
小说的抒情性就突出表现人物生活在如诗如画的氛围中。
(四) 让绘画成为小说中的意象 ,直接进入小说中。罗兰直接让画面进入小说中 ,如在写
那个有着孤僻性格和特异才华的彩儿 (《彩儿》) 时 ,描写了她画的古怪的画 ,“画面上满布着一
片枯黄的草 ,在右上角 ,却钉了一只已死的蝴蝶。”彩儿正是用这只“流浪的蝴蝶”来象征女孩子
的 ,“女孩子们也像这只流浪的蝴蝶 ,好时光会在流浪中浪费过去的。我们会变形 ,会死去 ,还
不如蝴蝶 ,可以做成不变色的标本。”这里 ,作者信奉的是 :“只要颜料和彩笔 ,才可以把苍白的
人生涂染成绚丽的世界。才可以使死去的不致褪色 ,像彩儿画纸上的蝴蝶。”还有因为顽皮经
常受到批评的善画的孩子 ,小说对他笔下的马进行了描绘 ,它们生活在“足量的空气 ,清凉的
水 ,畅快的风 ,灿烂的太阳 ,茂盛的草 ,悠闲的云 ⋯⋯”“兴高采烈、无拘无束”的马与他被压抑的
个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画马的孩子》) ,显示出社会和教育对有天赋孩子的扼杀。这里 ,让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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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进入小说中 ,参与叙述话语 ,含蓄表情 ,有其深刻的韵味。
我们从罗兰小说文本中可以发现 :《飘雪的春天》虽然大背景是灰暗、混沌的 ,但咏絮和田
宏的世界里的色彩总是明亮的、灿烂的 ,充满了欢乐 ;《西风·古道·斜阳》中的黑、红、白、蓝等色
彩的运用 ,活化出背负着沉重过去的小七淳朴的个性 ;在《绿色小屋》中 ,从开篇象征生命的绿
色到结尾暗淡无光的色彩 ,暗示了人物命运的厄变 ⋯⋯在这一系列色彩变化中 ,我们随着主人
公命运跌宕变化的痕迹 ,罗兰运用的色彩也随之发生明暗变化和冷暖变化。从这些展现在小
说里的自然画面中 ,我们会发现 ,罗兰的自然观有着泛神论的色彩 ,她在《山上雨 雨中山》中说
过 :“自然即我们 ,我们即自然。粉蝶、虫鱼 ,是我们的另一形态。在大自然的母体上 ,我们有时
是思想着、劳动着、建设发展着的‘人’?”这些都体现了泛神论的自然观 ,罗兰认为人怎么也不
能改变自己仅是宇宙一微尘的渺小的身份 ,而树木花草则是大地的气管和肺叶 ,泉水江河海洋
是大地的脉络 ,鸟兽虫鱼和人类是大地的眼睛 ,人和世界的花木植物、鸟兽生灵一样 ,也是大自
然的一分子。她喜欢让人物出现在自然环境中 ,它强调的是人物对自然景物的反应 ,一幅自然
风景就是主人公的心境 ,或者是常态心理的一种象征。正是受泛神论的影响 ,使罗兰小说中人
与自然相处得非常和谐 ,也让她的小说在结构设置和风景的选择上 ,力争与人生实境相靠近 ,
又用音乐来使小说本身超凡脱俗 ,爱情与亲情、颜色与声音 ,融会到小说中 ,自然地协奏出聪慧
的乐章。
在文学越来越受到哲学、心理学、电影、音乐和美术等等学科影响的今天 ,我们可以发现很
多作家都驾驭起多学科的表现话语 ,将其化成文学作品的有机部分 ,来充实自己的小说 ,这种
异域取法无疑会影响和改变作家的艺术观念、风格和技巧。罗兰也将音乐和绘画引入到小说
文本中来 ,让语言像音乐和绘画一样站立起来 ,充满弹性。她在描写爱情、自然和生命的巨变
等人类共同的情感时 ,因为与音乐、绘画的结合 ,使小说叙事显得更加流畅 ,行文更加生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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